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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批评的盛宴 , 热闹而喧嚣的背后 , 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被无形地遮蔽了。
新写实小说以历史循环的时间观作为根基 , 解构了集体的乌托邦叙事 , 揭开了一个个体自由言说的时代;新写实作家
对现实的暧昧态度消解了小说应有的批判锋芒与力度 , 这是新写实小说成就不高的主要原因;新写实小说注重小说的
“自我表现”, 继承了先锋小说对形式的青睐 , 而又摒弃了简单的模仿。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　时间观　叙事
新写实小说是 8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崛起的一个小说流派 , 新写实的出现引发了当时理论批评界
的空前繁荣 , 被批评家归入这一流派的小说家斑驳陆离 , 致使 “新写实 ” 这样的一个流派命名似乎
有些大而无当。在这个批评的盛宴中产生的一些批评话语已经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 , 形成了一定的霸
权 , 使得新写实似乎更加错综复杂 、 光怪陆离 。本文试图拨开昔日批评的迷雾 , 再次感受新写实
小说。
一 、 停滞的时间观
19世纪末 , 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 》 正式将进化论介绍给国人 , 进化论被广泛地解释和应用 ,
“革命” 二字的基础就是由进化论演变而来的进化的时间观以及进化的史学观 , 进化论为 “革命” 提
供了一个美丽的乌托邦。进化论演进而来的进步的时间观逐渐替代了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 , 由此亦在
语言上派生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语义场 , 对 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新文化阵营中
最先敏锐地反思这种进步时间观的是周作人 , 周作人推崇晚明文学 , 认为 “五四 ” 文学是晚明文学
的循环 , 并且最终从新文化运动中急流勇退 , 回归到自己的园地 , 但是进化的时间观对中国社会的影
响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
进化的时间观 、 革命的乌托邦 、 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迅速结合 , 造就中国 20世纪小说叙事中常
见的 “光明的尾巴”, 左翼文学以及延安文艺乃至抗战文艺大都体现出这样的一个光明的结局 。进化
的时间观对文学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 17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 , 这个时期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都具备
一个进步的叙事模式 , 结局肯定是敌人失败了 , 我们胜利了 。这种模式抹杀了我国战争题材小说深刻
的文化意义 , 小说缺乏那种个体生命 、民族意识 、 道德传统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与张力 , 其道德判断
简单而缺乏深刻性 , 很难引发读者的思考 。进步的模式几乎贯穿了 17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中 , 小说 、
诗歌 、 散文无一幸免 。 80年代思想解放了 , 然而配合政治运动的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
仍然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 , 受难意识 、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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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二元对立的观点仍然左右着思想文化界 。新写实小说的时间观是一种停滞的 、 循环的时间观 ,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过去那种乐观 、 进步的时间观的重新思考 , 循环的时间观将进步的时间斩首 , 让
时间重新回归生活 , 从根本上解构了曾经信誓旦旦的乌托邦美丽图景 。
池莉的 《烦恼人生》 巨细无遗地叙述了主人公印家厚一天的生活 , 这一天的生活所代表的并不
仅仅是人生中某个特殊的一天 , 它是生活中最平庸的一天 , 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 、 年复一年地循环下
去 。小说对那些过分地夸大个人力量的乌托邦想象嗤之以鼻 , 人绝不可能完全把握自己的生命历程 ,
“老婆 , 我一定要让你吃一次西餐 , 就在这个星期天 , 无论如何 ! ———他没有把这话说出口 , 他还是
怕万一做不到 , 他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 。但他将竭尽全力去做 !”① 在那个主体性高扬的年代 ,
印家厚却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 。小说对人生的诠释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海氏认
为人存在的本真的情态是 “烦 、畏 、 死” , 而印家厚的生活就是由这样的烦与畏构成的 , 不同的是小
说中的悲观色彩借助于后现代的反讽被作家轻易地抹掉了 , 没有滑向彻底的悲观主义。刘震云的小说
《一地鸡毛》、 《官场》、 《官人 》 等系列小说中主人公没有正式名字 , 抽象的代号表明了这不是一个
特殊的事件 , 任何读者都可以轻易地将自己安插在主人公的位置 , 而小说的意义仍然可以建构起来。
这样一群缺乏指称的人物 , 以及随时可以置换的时间指涉 , 构成了一个循环的时间叙事 , 事情的发展
并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 生活中种种偶然性的事件不停地干涉人物的生活 , 人在这样的生活面前显得
渺小而不值一提 。抽象指称所带来的是无法回避的命运之网 , 不管当年的我们多么豪情万丈 、 信誓旦
旦 , 然而无人能逃避生活与命运的改造 , 宿命论的色彩在文本当中慢慢地延伸 。
循环的时间观所带来的宿命论色彩在刘恒的小说中表现的最为突出 , 刘恒的 《狗日的粮食 》 没
有明确的叙述时间 , 只有一个洪水峪的地方 , 农民杨天宽用 200斤谷子换来了媳妇瘿袋 , 瘿袋女人在
那个闹饥荒的年代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到处偷东西 , 养育的六个儿女都有一个与粮食相关的名字 , 但是
这个好强的女人却因为丢失了掌管全家生计的购粮本而寻了短见 。女人生命的意义从 200斤谷子开始
到最终因为购粮证的丢失而消失 , 小说摆脱了进化论式的时间叙述而呈现出一种生命循环的历史发展
过程 , 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在历史循环的基点上被无限地放大 , 生命中不可预知的宿命意识弥漫在小
说中。受到长达多半个世纪蛊惑的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那种遥不可及的乐观意识与真实的生命以及生
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 到底该如何去思考生活的轨迹 , 作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多元化的思考维度:杨
天宽由最初认识瘿袋女人的凶狠以及后来的不坏 , 他思想的变化最终受制于生存问题 , 而不是过去我
们所倡导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 “荣誉 ” 意识与 “道德 ” 意识 , 生命的意义在生活中呈现出多种的解
读方式 , 过去的那种是非标准失去了威力 。
方方 《祖父在父亲心中》 有这样几句震撼人心的话:“其实 , 他艰难地行走的路乃是一条不通向
任何地方 , 而直指死亡的路。他存在的意义是他行进时痛苦而扭曲的姿势 。人生代代无穷已 、 江月年
年只相似。”② 方方在这里指出生命最终指向的是死亡而非其他 , 而 “人生代代无穷已 、 江月年年只
相似” 反映出作者对进化的历史观的否定与嘲弄。祖父在父亲心中形成的 “英勇 ” 的姿态使得父亲
一生都活在阴影之下 , 在高扬的榜样面前 , 个体的人无地自容 , 只能结束生命来摆脱高尚道德对个体
心灵的钳制 , 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德观作祟的结果 , 政治的蛊惑以及乐观的理想将个体的选择压制到零
点 , “五四” 所倡导的个体解放所沾染的政治色彩最终将人的个体性完全泯灭 。新写实小说的功绩就
在于完全地解构了集体理性 , 将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解志熙 《印象与妄谈》 中已经注意到刘恒小
说 《白涡》 中的个人主义成分: “实际上 , 在一个虽然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但却缺乏基本的现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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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同样 , 在一个走向现代化 , 走向自由开放的社会里 , 个人的发展不但是必然的 , 而且是必需
的 。”① 这篇发表在 1988年的论文的确是有些与众不同 , 当大家都在谴责周兆路的时候 , 论者独辟蹊
径 , 发现了个人主义在当时语境中的困惑 。应该说 , 结束了那种进化的想象之后 , 人们才将自己从长
长的链条中剥离出来 , 在有限的时间中发现了个体的价值与意义 。
循环论的时间观彻底摒弃了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之上各种价值观 ,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再展望未来 ,
而将眼光向下 , 开始思考生存的诸多问题 , 生存的问题恰恰是大半个世纪被我们遗忘了的本质 。如果
说先锋小说是通过叙事技巧而逃避主流文化以及宏大叙事 , 那么新写实小说则是釜底抽薪 , 将赤裸裸
的个体生活和盘托出 , 彻底挣脱了主流文化的影响 , 有关政治化的宏大叙事不攻自破 , “返回到个人
化写作的 `新写实 ' 小说 , 不再有构造 本̀质规律 ' 的乌托邦冲动 ”② , 新写实结束了集体想象的时
代 , 大写的人终于转换成为小写的个人。
二 、 隐蔽的批判
评论家一直对新写实小说家冷静的描写颇多微词 , “回避主观判断 ”、 “创作主体的退隐”、 “缺失
的价值判断 ” 等等类似的结论都在指责新写实作家的平庸主义倾向 , 但是却很少有评论家能真正读
出个中滋味 。新写实小说家首先是想借助于小说叙事技巧来真实地描绘生活 , 因而大多数作家都选择
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方式 , 即叙述者选择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作为叙述视角 , 人物不知道的 , 他无权叙
述 , 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者有权描写视角人物的心理活动。而评论家所声称的那种完全不加各种评论
原汁原味地描写应该是热奈特所言的外聚焦 , 即叙述者假装自己是一个无权发表言论的旁观者 , 不可
以直接或者借助人物干预叙述 , 这种方式称为纯客观叙事 , 可用 “叙述者 <人物 ” 这一公式来表示。
新写实小说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 并不是很多评论家所声称的那种 “忠实地记录 ”, 不过作
家选择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如果能避免过多的叙事干预 , 也可以给读者带来一种冷静的真实 , 新写实小
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频繁的说教 , 从而缺失明确的意义指向。然而当我们从接受的角度来审视
新写实小说 ,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论 。
王干最早提出新写实小说中读者接受的问题 , 他借用布莱希特的术语 “共同作业 ” 来解释读者
在阅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 ③ 但是依然没有发现新写实小说的批判意识 , 尽管方方曾经强调过:“把
生活中的一切都写出来 , 摆在大伙面前 , 供读者批判 。”④ 刘震云在 “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 座谈
会上说过一件很少引起评论家注意的事情 , 就是日本 《读卖新闻》 的一位学者曾这样评价他的小说:
“ 《单位 》 真是奇特 , 人物都这么变形 、 异化 , 这么奇特地生活着 , 是部标准的现代派作品 , 但中国
人就不觉得 《单位》 奇特 , 因为大家都这么活着 。”⑤ 当我们还在沸沸扬扬地讨论 “真实性 ” 的问题
时 , 日本学者已经读出了我们难以企及的深意 , 不管是对过去的叙述还是对当下生活的敏锐感知 , 新
写实作家都描写出了中国人畸形的生活状态 , 只是我们读出的是我们认为的真实生活 , 无形中把一种
畸形的生活方式当成了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小说 《祖父在父亲心中 》 的父亲一直把祖父当做榜样 ,
这个榜样是在特殊年代里树立起的典型 , 这个高大光辉的形象使得父亲在那个无法反抗的年代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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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走了 , 将孤独与寂寞留给了母亲 , 父亲是那个年代心灵扭曲的代表。池莉的小说 《你是一条河 》
集中反映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严重对立 , 母亲辣辣为了养活一群孩子 , 不得不靠各种降低尊严的
方式去满足生活的需求 , 在这个与生活作斗争的过程中 , 辣辣对那些可以帮助解决生活问题的孩子尤
其是社员疼爱有加 , 但是忽略了其他孩子的感受。孩子虽然都长大了 , 但都活在严重缺失母爱的阴霾
之下 , 咬金为了得到母亲的注意 , 花大把大把的钱给家里买各种高档的家具 、 电器 , 年老母亲终于在
台湾言情剧的潜移默化之下 , 依稀发现了自己对儿子的忽视 。小说中母亲与冬儿之间的矛盾 , 突出地
反映了在生存难以保障的情况之下 , 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压制 , 为了生存母亲讨厌冬儿的清高 , 亦
对叔叔王贤良的情诗不屑一顾 , 而叔叔与冬儿之间的互相理解是对生活诗意的尊重 , 虽然冬儿最终原
谅了母亲 , 但是这种畸形的生活 、崇高的丧失 、精神的放逐让生活变得毫无诗意而言。
刘震云的小说大都体现出在日常生活中 “物质 ” 对 “精神 ” 的压制 , 《一地鸡毛 》 中的小林是
大学毕业生 , 自视清高 , 一次他在菜市场意外碰到当年的学生诗人小李白在卖鸭子 , 两个人的对话饶
有趣味 , 小林问小李白还写诗不? 小李白说:“狗屁 !那是年轻时不懂事! 诗是什么 , 诗是搔首弄姿
混扯淡 !如果现在还写诗 , 不得饿死!”① 这一句话道出了生存的真实 , 大学时代的激情在这个物欲
横流的社会中消失殆尽。小林从开始的不愿意帮小李白收卖鸭子的钱到后来竟然喜欢上这个高收入的
工作 , 小李白与小林的转变折射出物质社会对人精神生活的压制 , 人们几乎不再去关注内心以及曾经
的梦想 。方方 《风景 》 中的七哥为了改变命运而娶了一个不能生育 、 自己不爱的女人 , 从古到今的
中国社会中 , 不乏七哥这样的原型 , 非正常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现象 , 方方说 “其实大多数人
都不知不觉地被异化而来 , 不合情理的东西大家都习惯了 , 合情合理的反而变成了不合情理 , 别人不
把你当人看你觉得很正常 , 别人对你笑脸相迎 , 你反而会怀疑他居心不良 。所以认可现实 , 但不满现
实 , 而批判现实则是为了改变现实 , 使现实变得更美好一些 ”。② “含泪的微笑” 当中难道我们只看到
微笑吗 ?③ 我们一直认为这就是正常的生活 , 我们感受不到生活中那些摧残人性 、挤压梦想扭曲的现
实 。现代小说优于传统小说的优点就是将读者的地位凸显出来 , 放弃小说的教化功能而借助于读者的
参与来完成小说意义的阐发 , 当然不排除作家一厢情愿预设的较高等级的读者群 , 先锋小说就是过高
地估计了读者的接受能力而最终风流云散 。新写实小说揭示了中国人生存的隐疾 , 然而中国评论家却
没有像日本学者那样读出其中的深层含义 , 评论家作为理想的读者群都如此 , 又怎能对普通的读者有
所期待呢?
但是在这个未达成一致的阐释过程中 , 亦很难排除作家自身的问题 , 因为 “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不仅不加强我们的种种既成认识 , 反而违反或越出这些标准的认识方式 , 从而教给我们种种新的理解
代码。”④ 新写实作家的立场恰恰处在模棱两可之间 , 他们以冷静的叙述向我们展示现实中不自由的
生活状态与诗意沦丧的生活模式 , 进而试图唤起读者的自由意识 。然而另一方面 , 他们又有意无意地
流露出欣赏的姿态 , 比如池莉的 《太阳出世》、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 以及刘恒后期的 《贫嘴张
大民的幸福生活 》 等等 , 叙述者不经意间泄露出的那种小农意识支配下的自豪感颇能迷惑一部分读
者 , 因而小说并未完全导向那种真实的 、 深刻的批判 , 这才是新写实小说失败的关键之处。这也说明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双脚着地的思维模式无时无刻地束缚着作家想象的翅膀 , 间接导致了新写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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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作为叙事的新写实
当批评家热烈地用各种主义去界定 、 讨论新写实的诸问题时 , 《钟山 》 杂志迅速捕捉到话语权:
“在商品经济和某些不健康的俗文学之潮的猛烈冲击下 , 文学正面临着少有的寂寞和疲软。当此之
际 , 人们不能不关注不思考:文学如何从目前的低谷中走出来? 根据我国当前社会的发展过程 , 和文
学的发展趋势 , 本刊将从 1989年第 1期起举办 新̀写实小说 ' 大联展 , 努力倡导具有开放性 、包容
性 、具有当代意识 、 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 、又贴近生活关注现实的新写实小说 。”① 至此 , “新写实小
说 ” 的命名产生并获得认可 , 然而这个命名是含混不清的 , 这仅仅是一种折衷或者说是一个偶然的
命名。先锋小说家以及 9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一些作家之所以也被归入这一流派 , 原因就在于这一命
名的宽泛性 , 这一命名是在与现实主义的对比之下彰显出来的 , 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新写实小说所汲取
的西方小说资源 。
新写实小说被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是 “原生态 ”、 “生活流 ” 等等类似的描述 , 这些描述很容易
将 “新写实 ” 小说与现实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相联系起来 , 事实上 , 大多数评论家都善于从自己熟悉
的现实主义入手解读新写实小说 , 自然主义也一度成为评论家关注的焦点 。这种解读方式无形中遮蔽
了新写实小说家形式革新的初衷 。中国现代批评话语以及批评方式是舶来品 , 远在 “五四” 之初西
方各种主义思潮都涌入了中国 , 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的宏大主题与庙堂意识之下首先选择了社
会学的批评模式 , 诸如茅盾对泰勒的情有独钟 。对作者生平的探究 、 对客观的社会环境的重视以及对
终极意义的追寻构成了批评的主要模式 , 作家成了批评家的上帝 。这种批评模式在文革当中被无限制
地夸大 , 小说的叙述者与作者混为一谈 , 导致种种文坛悲剧 。 1985年左右 , 西方思潮再次冲击干涸
的中国理论界 , 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春天的气息 , 此时的批评家在面对日新月异的小说创作时显
得捉襟见肘 , 理论上普遍准备不足让这一时期的批评呈现出不伦不类的趋势 , 内容分析加上不痛不痒
肤浅的形式批评充斥着评论界 。有关新写实小说的命名层出不穷 , 各种主义满天飞 , 许子东的一句话
道出了实情:“我们还是多研究些问题 , 少谈些主义吧 。”② 在各路评论家都费尽千辛万苦去套用现实
主义来界定新写实时 , 一个中心的问题 “真实性” 就被无限地扩大了 , 毕竟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都
强调真实性原则 , 但是一谈到真实性的问题 , 所有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错综复杂 , 何为真实性 ?真实
性何在 ?为了挽救民族的命运 , 为了唤醒国民的意识 , “真实” 几乎是每一个作家写作的标准 , 当作
家为了一个民族的崛起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后又为了自救放弃曾经坚持的 “真实性” 原则时 , 真实变
得毫无意义可言 , “原生态 ”、 “还原生活本相 ” 这些看似归纳出了新写实小说的一些特性亦在叙事学
面前不攻自破。
或许我们被先锋小说的叙述技巧搞得头晕目眩 , 因而在新写实这里形式的变革就变得无足轻重 ,
我以为新写实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对现代小说表现形式的一个自觉追求 , 就这一点而言 , 先锋小说与新
写实小说的功绩是相当的 。中国小说由传统走向现代已经在五四之际完成了 , 但是战争的岁月以及后
来泛政治化的年代无形中割断了这种转变 , 那些急功近利的革命小说以及图解政治的宣传小说已经渐
渐地退回到传统小说的说教模式中 , 二元对立的观点 、充满意味的说教倒使得作家的地位迅速飙升。
20世纪 80年代社会的急剧转型 , 读者不再满足这种填鸭式的阅读方式 , 那么新写实注重自我 “展
示 ” 的价值就变的异常重要。新写实小说追求小说的表现艺术 , 在叙事上试图达到一种客观化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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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忠:《旋转的文坛——— “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 研讨会纪要》, 《文学评论》 1989年第 1期。
“在某种意义上 , 新̀写实主义 ' 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 , 要远远大于经典现实主义他们那
种追求绝对客观化的写实态度 , 未必是在认同现实主义原则 , 而更有可能是在向 现̀代主义 ' (乃至
后现代主义)暗送秋波”。① 晚于先锋文学的新写实并非是小说创作技法上的回归 , 而是将现代的小
说技法熟练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 , 那种不动声色的汲取与融汇更符合中国读者与评论家的口味。 1989
年有评论家指出:“先锋作家一而再 、 再而三地模仿西方现代派小说 , 终于使读者和评论界失去了耐
心 , ”② 先锋小说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创新在模仿尽头失却了自我 , 新写实小说的形式变革超越了简单
的模仿 , 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言:“与其说新写实小说 (准确点讲 , 特指 新̀写实 ' 初期基本符合概念
界定的那部分小说)是反驳 先̀锋小说 ' , 不如说 新̀写实 ' 是先锋小说适者生存的延续和变种 。”③
就现实主义而言 , 新写实显然不如先锋小说逃离的那么干干净净 , 所以才导致评论界的混乱与无序 ,
然而我们应当关注的并非是那点仅有的神似吧 。
新写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小说流派 , 所谓承上指的是新写实作家延续着 20世纪 80年代知识分子
的人文情怀以及社会责任感 , 而启下指的是新写实成功地开启了 20世纪 90年代的个性化主潮 , 至
此 , 后现代主义的那种解构一切的浪潮席卷了整个 20世纪 90年代 , 新生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群
体 。对新写实做任何单方面的思考都会背离新写实作家的初衷 , 虽然新写实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
位不是很高 , 其创作成就也不是很突出 , 但是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分子 , 我们应该还原新写实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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